
■特约撰稿人 乔聚坤

一

海林一进门，他爹有福老汉看到儿子
喜气洋洋的脸，惊喜地问：“小苗的事弄成
了？”海林缓了口气边往沙发上坐边道：

“成了。”他一路奔波，有点累又有点渴，
自己又站起倒了一杯水，边喝边说：“钱花
到哪儿哪好。”一提到钱，有福老汉打了个
激灵，不由自主地问：“又花不少吧？”海
林微笑着说：“爹，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
的，只要办成事。”有福老汉也是见过世面
的人，知道办事的规矩；可他更知道儿子
挣钱不容易，那是山南海北打工的钱啊，
每分钱都是儿子的血汗钱。

儿子办的是正事，是让孙孙小苗进城
上小学。村里本有小学，可这几年不如哪
股风，说是不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村里
的孩子一个个停不住地往城里挤。小苗 7
岁，该上小学了，自然也要往城里上小学。

鸡有鸡路，鸭有鸭道，小苗进城上学
并不难。海林也是聪明人，问了村里几个
进城上学的家长，自己的门路就也找到
了。他靠的是在城里工作的老同学，当然
花钱是少不了的事。他心里很满意，因为
他孩子去的是县里的重点小学，那是一流
的小学，校址选择、师资配备、教学质量
都没得说。海林喝了半杯水，心平气和地

说：“爹，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就是你的
事了。”有福老汉也知道以后的事是啥——
每周接送小苗上学放学。

有福老汉望着兴奋的儿子，忽然想
到，老子对孩子都是这样。初生下是金宝
蛋，希望大着哩，盼他成县长、省长，可
是随着孩子长大，心劲儿渐落，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一次次淘汰，真正成才
的，少着呢。那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
但少也得培养，那是希望啊。

二

有福老汉几天后开着他的电动三轮车
送孙子上学了，这条通往县城的道路，他
既熟悉，又生疏。所谓熟悉，因为这条路
是他常走的路，那是 50 年前，他上初中，
是县城第一初中，那是县里有名的中学。
赵老师的语文，话语如珠，句句生动，字
字有趣；邓老师的数学，解人心窍；就连
梁老师的生物课，也是别开生面，既讲知
识，又做实验。他的知识，大部分是读初
中得到的，好学校真是重要啊！但是中学
他也受了苦。那年他14岁，背着娘烙的烙
馍上学，这一背就是三年，他走的不是现
在的乡村水泥路，而是弯弯的乡村土路，
哪儿近走哪儿，刘庄、张庄、梨树王、河
坡李……还得坐船过两条河，论苦那时真
苦，晴天还好说，下雨天那就作难了。他
记得， 他在那条路上遇到过不少事，一次
走到半路，暴雨来临，把他淋成了落汤
鸡，到学校就感冒了。还有一次大雪封
路，他几乎掉进路边的井里。更让他难忘
的，是在城南门沙河岸边，他为了抢着上
船，被挤落到了河里，那是深秋，他穿着
湿淋淋的衣裳回到家里，又患了感冒。

想到从前，看着现在的路，他心里甜
润润的。这是平坦幸福的路，不费一点儿
力气，如观光旅游，看着田野里绿油油的
庄稼，望着身边坐的小苗儿，他心里热腾
腾的，希望，希望，这都是希望啊!

30里路眨眼间就到了。

三

小苗就读的学校好，可住处条件有些
差劲，这儿不是学生寝室，是社区三室一
厅的楼房。

三室一厅的楼房，除了卫生间、厨房
外，剩下的地方很小。学生住在三个房间
里，房间都是上下铺的高低床，一个挨一
个，很挤。他数了数，这么小的房间放了
五张床，能睡10人。10个人睡一间屋子，
孩子不受罪？想到自己家那么宽敞，却让
孩子在这儿受罪，他心里有点难受。看小
苗，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从进城就喜喜
欢欢，现在见到这儿这么多小朋友，又看
到奇怪的双人床，心里更高兴。

“小苗，睡这儿中吧？”“中，爷爷。”
有福老汉铺好床，小苗还上去躺了躺。小
苗想睡上铺，可上铺高，有福老汉给他讲
了下铺的好处，小苗一听，就顺从了爷爷。

一切安排好，有福老汉挥手告别时，
小苗哇一声哭了，有福老汉害怕的一幕终
于上演了。小苗离不开他。小苗一岁时，
他的爸妈出去打工，小苗就是有福老汉带
大的。村幼儿园的接送、辅导，做饭、洗
衣，老汉又是爸又是妈，如今，小苗自然
舍不得离开他，他也舍不得小苗。有福老
伴是在小苗出生那年死的，有福老汉也孤
单，这几年没有老伴儿的他，全凭小苗给
他驱赶孤寂，给他带来生活的希望，可如
今……小苗哇哇哭了，有福老汉眼里热
了。还是辅导老师安慰了小苗，劝走了他。

四

有福老汉走出门，正准备拿钥匙开
锁，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到了他这
个年龄，很少有人直呼他的名字的，这人
是谁？还没等他找，那人已经站在他的面
前，原来是吴天亮，他的初中同学。

天亮说：“我看到你下车送小苗时，就
觉得像你，但不敢认，一直到打听完一

圈，才敢确定是你，我就一直在这等你。”
天亮和有福是中学同班同学，50多年未见
了，自然高兴万分。有福老汉夸天亮是班
上的才子，学习优秀；天亮夸有福人好品
德好，是他心目中敬重的大哥。两人上学
时，无论从家里带来什么好吃的，都是你
送给我，我送给你，如亲兄弟。两人的志
愿是初中毕业读高中，高中毕业读大学，
有福想当工程师，建桥梁，因为沙河、澧
河坐船坐厌了；天亮想当科学家，探讨宇
宙奥秘。哪知，他们那个时代，因为特殊
原因，只能天各一方，在生产队当社员。

两个老同学就站在路边各自说这些年
的变化，受的苦，受的累，异曲同工，大
都一样，就连现在的变化也一样，孩子外
出打工，家家盖了小楼。

“变了，变了，想不到时代变成这样
了。”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要不是两个
人都要赶着回家，非得找个酒店去撮一顿。

五

有福老汉真没有想到，今天会见到多
少年没见的初中同学，这让他心里对小苗
住宿的不满意化解了：人家的孩子能住，
你的孩子自然也能住。

他又想，时间过得真快，50 年眨眼就
这么过去了，自己已是爷子辈儿的人了，
可心里呢？还想着自己是壮年、青年甚至
是小孩儿，心是不老，可人老了。他更没
想到的是，有好些是自己没想到的事，他
年轻时，农村人不能往城里跑，到城里说
是“盲流”，现在鼓励农民进城；他年轻
时，商品粮和农村户口是条鸿沟， 现在没
有了；还有这票那证的取消……他真没想
到自己的理想没实现也能住上小洋楼、开
电动车。想到这，他的脑子豁然亮堂了：
人，要努力。但这只是一半，还有一半，
那就是要赶上新时代。时代好了，政策顺
民心合民意啥都好了。想到这，有福老汉
心里暖暖的，喉咙也痒痒的，他亮开了大
嗓门儿唱起来了：“春风吹得人心醉……”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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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青岛海边游玩，我从沙
滩里挖出一只小螃蟹。它无比
可爱，也十分有趣。

我忘记了和海鸟合影，一
心扑在了小螃蟹身上。小螃蟹
的上身长着两把锋利的“大剪
刀”，它的身体两侧有一排尖
锐的小刺，似鲨鱼的牙齿，看
起来就令人害怕，不敢接近
它。我数了一下，除了“大剪
刀”外，小螃蟹足足有八条
腿。我向它吐舌头，没想到它
横着朝我冲来，吓得我赶紧后
退，躲到爸爸身后。小螃蟹的
背 上 有 一 层 硬 邦 邦 的 “ 铠
甲”，我想应该是用来保护它
自己的吧！

逗玩得时间长了，小螃蟹
也不再害怕我了，我用手指
轻轻地触摸一下，它就会快
速地转起圈来，像是要给我
表演节目似的。突然间，一
排大浪向我涌来，我的水桶
险些被海浪冲走，出乎意料

的 是 ， 小 螃 蟹 用 那 八 只 小
腿，围绕着水桶不停地转，
显得是那么可爱。

我把水桶捡起来后，它摆
摆“大剪刀”，好像在对我
说：“你好啊，我们可以做朋
友吗？”我微笑地看着它，心
想：原来动物也有“平易近
人”的时候啊！

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我决
定挖一个长长的通道，让小螃
蟹自己回到大海妈妈的怀抱
中。于是我蹲在它身边卖力地
挖起来，小螃蟹似乎看懂了我
的用意，爬到了通道里，用

“力大无穷”的“剪刀”往外
抛土。不一会儿，小螃蟹顺着
通道就爬到了海水里。只见小
螃蟹挥动着“剪刀”，好像在
跟我告别，我也向小螃蟹挥挥
手，依依不舍地离别。

这次青岛旅游，我最大的
收获就是和小螃蟹在一起玩得
很开心，虽然十分短暂。

我喜爱的小螃蟹
■魏老师作文培训中心四年级 王嘉禾

■特约撰稿人 张海燕
今年“五一”前，我又去颐和园闲

转，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十次来颐和园
了，其中有七次是陪母亲来的。

两年前，父亲母亲到京城和弟弟一起
生活。每次来京城，我都要陪母亲去颐和
园散散步、说说话、唠唠嗑。颐和园离小
弟家一公里，我俩通常步行去，从西门
进，走南门东门北门转一大圈。母亲通常
斜背个包包，装瓶水和一些水果。母亲从
刚来的严重不适应到现在的谈笑风生，已
经融入当地生活。我俩登上过万寿山，看
过十七孔桥的“金光穿洞”，乘游船在莲花
中穿过，领略了不同季节的颐和园，这偌
大园子的每一处，都留下过我们母女的脚
印。

来颐和园的次数多了，便领略到了不
同时节的颐和园美景。前几次来颐和园，
看到昆明湖和西堤，我感到眼前看到的就
是一个大公园，后来查资料才知道颐和园
的前世：颐和园原名清漪园，这里的一树
一楼台都是有来源的。西堤是仿杭州的苏
堤而建的，昆明湖是仿西湖而建，凤凰墩
仿太湖、景明楼仿岳阳楼、望蟾阁仿黄鹤
楼、后溪湖买卖街仿苏州水街、西所买卖
街仿扬州四桥等，原来是乾隆皇帝把江南

的美景搬到京城了。
有一次带母亲来颐和园，我问她登

过万寿山吗？她说没上去过，太高了。
我说这山不高，充其量是个大土堆，这
上面的土全是当年建昆明湖时挖出来
的，土被拉到北门才建成了山，上吧！
累的话我搀着您。就这样，我带着母亲
和儿子一起登万寿山，六岁的儿子如一
匹小马，遥遥领先。我在他俩中间，望
着前面的儿子，顾着后面的母亲。上去
的时候母亲还行，不需要帮助。我们站
在万寿山上，母亲说站得高就是看着
美，这要有十几盘楼高呢。我说，来颐
和园必须到万寿山看看，这样才能看到
颐和园的全貌。下山下到一半的时候，
母亲开始喘了，我就赶紧搀着她。

下山后，我们转到南湖岛时，儿子非
嚷嚷着坐船，母亲也没坐过游船，所以我
们就从南湖岛上船，一路向西，到西堤下
船，上岸后又从西堤坐船到西门。坐在船
上，看着船在水面上开出一条道路，小儿
异常兴奋，嘴里嘟嘟乱叫，往北看到万寿
山在绿树中，往南是柳树，往西看是夕阳
已经落到柳树上头，游船将湖水的波纹划
得宽宽的。当船从西堤到西门时，我们是
到荷花深处了，十月的荷叶还绿着，也有

黄色的，百亩的荷花水面极为壮观，船在
行驶中，我突然想起了李清照的 《如梦
令》。我们这是误入藕花深处了，却没见惊
起鸥鹭。

再次和母亲去颐和园散步，从西往南
再往北走到十七孔桥时，看到桥西面的南
湖岛上人多的很，不禁也想去探个究竟。
我们从孔桥上走过去，看到南湖岛东边站
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假山上是保安用安
保绳围着，不让上山。人群中扛着摄像机
的人真多，都是“长枪短炮”整装待拍。
原来他们是等太阳落到桥下面，抢镜头照
相呢。这是每年难得一见的绚烂景象——
落日余晖照亮桥洞侧壁，远远看去就像桥
洞内点满了明灯，金光灿灿的光辉映满十
七个桥洞，这一景象被人称作“金光穿
洞”或者“红光满洞”。说话间，夕阳西
下，落日的余晖就斜射到桥洞了，霞光贯
穿十七孔桥的每一个孔洞，金光灿灿地映
满十七个桥洞，从远处看，景色十分壮
观，灌满桥洞的阳光呈美丽的红色，当真
是冬日里京城最为巍巍壮观的美景之一
了。能欣赏到这难得的美景，我和母亲都
激动不已。

偌大的颐和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
西堤外的芦苇。西堤把昆明湖分开了，西

堤两边种着大面积的芦苇，芦苇和古柳垂
下的柳枝接应，像极了一株株从水中长出
的绿植。随着秋冬季的到来，芦苇叶变
黄，芦苇穗也成黄色的了，待到树叶落尽
时，芦苇便全黄了。这一幅芦苇图宛如

《诗经》中的“兼葭苍苍，白露为霜。兼葭
萋萋，白露未唏。兼葭采采，白露未已”。
就是站在这西堤的芦苇边，我瞬间体会到
了这首古老的诗所表达的意境。身旁的母
亲却说这芦苇就像小时候我们村南地池塘
里的芦苇，因为她曾用芦苇穗给我们编织
过草鞋，在冬天下雪时穿过。

我和母 亲 还 在 颐 和 园 看 到 过 黑 天
鹅，偶遇过小松鼠。每次来颐和园，都
能观看到不同的景象。在颐和园，每当
母亲给我讲她的所见所闻时，那神采奕
奕的样子，让我恍惚间都忘了她已是年
过六旬的人了。只记得，她还是我小时
候脑海里的模样，我常和她开玩笑，说
她一点也不老，还很年轻。她总嗔怒
我：“你都没想想你都多大了？”是啊，
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可是，我再大，在
她面前也还是个孩子，一个永远也不想
长大的孩子啊！

我爱颐和园，更爱我和母亲在颐和园
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颐和园的脚印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我对老花镜有概念是从帮母亲纫针后

开始的。
在我六七岁时，母亲也就四十来岁，

但眼睛花了。因家里孩子多，母亲还是要
每天都在缝补中度日，穿针引线是她生活
的主题。

小时候，缝补衣物用的都是棉线，白
色的，黑色的，红色的，粗糙松散。记得
母亲总是一手拿针，一手拿线，眯缝着
眼，一脸的专注，线头在嘴里沾一点儿口
水，大拇指和食指往外搓，把线头搓细搓
紧，在眼前近近远远，调整光线和距离，
线头对准针眼，一下、两下……线头在针
眼外淘气地左躲右藏，就是不往针眼里
钻。我们在身边时，母亲就唤我们帮忙，
开始，为了显示自己的本事，我们就很乐
意，不厌其烦，母亲很高兴，我们也很高
兴。随着年龄的增长，贪玩成性，再被母
亲唤来唤去就很不情愿了，有时候还嘟囔
一句“你真笨”，母亲总是微微一笑地接过
针线。

上学后，母亲自然更使唤不动我们
了，我们也把纫针的事情丢到脑后。星期
天在家写作业，母亲依旧坐在门口，身边
放着百宝箱一样的篮子，里面放着针头线
脑和五颜六色的布头，她给这个补补袜
子，给那个缝缝扣子，针和线默契的交织
在一起。

时光在不经意间流淌，转眼，我们陆
续长大，母亲两鬓落霜，视力也越来越模
糊。一个星期天，我突然发现母亲的眼睛
上架了一副眼镜，褐红色的镜框，很是普
通，但母亲戴上便有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模
样。我好奇地问母亲：“娘，你咋戴个眼
镜？谁买的啊？”母亲淡淡地说：“是老花
镜，你们上学了，没人帮我纫针，恁爹就
给我买了老花镜。”我缠着母亲取下来，戴

到眼上，我却头昏脑涨，走路也不会了。
母亲的话意味深长，我听后如吃了一口青
苹果般酸涩，我们不帮母亲纫针，不是她
不需要了，是儿女们靠不住了。

从此，这副老花镜就伴随在母亲身
边，无论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母亲
戴着老花镜飞针走线，用她温柔的双手缝
织出一家老小的粗布素衣，我们就在这温
暖的时光里尽情徜徉，无忧无虑地成长。

我一直觉得，母亲戴着老花镜缝补的
神态很美，特别是冬天的晚上，她把孩子
们一一安顿到床上后，总是边缝补边哼着
歌颂毛主席的歌，温柔的嗓音伴我们进入
梦乡。夜半，我睁开迷糊的眼睛，母亲依
然在小油灯下，织补着一家人第二天要穿
的鞋和袜。夜静春山空，小油灯下的母
亲，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的把橘黄的光
和黑色的影子都绣在了时光里，然后投射
到墙上，温婉而柔美，美成了一幅油画，
这幅油画在儿女的世界里，是无价的，带
给儿女们一生的踏实和安心。

母亲的一生，孩子们的陪伴也许还没
老花镜陪伴得多，也没有老花镜体贴。但
母亲看待孩子，却是如戴着老花镜般看
待，她把对孩子们的爱放大，无限放大，
放大到每个孩子都是她世界里最好的产
物，无论美丑。对孩子们的不足之处，母
亲则是去掉了老花镜，能看不到就看不到。

母亲和父亲都有自己的老花镜，有时
候，星期天遇上下雨、下雪，父亲戴着老
花镜看书、抽烟，在烟雾缭绕里沉思。戴
着老花镜做他的木工活的时候，专注到旁
若无人。母亲的老花镜依旧跟着她缝缝补
补，我和弟弟们坐在小方桌边学习、玩
耍，虽然外面或下着雨，或飘着雪花，但
是屋里是温暖的、快乐的。父母戴花镜的
慈祥和善，投射进我们的心里，挥之不
去。长大后，当生活中遇到困境和无助

时，想起父母戴老花镜的那段岁月，既无
风也无雨，心里便既温暖又惆怅。

细细想来，父母戴老花镜的那段岁
月，是我们一家人生活中最安好的时光。
那时的父母亲虽然眼睛昏花，但依然身体
强健，一处寒舍，十几亩薄田，几个儿
女，便是父母心中的幸福。只需努力抚
养，不为孩子的工作、房子、婚姻而焦
虑，孩子们也不为父母的健康而担忧。等
到儿女远走高飞，不需要再为生活缝缝补
补了，老花镜清闲了，父母也年迈了。那
是一段岁月静好的黄金时光，但是很短
暂，短到来不及回味；又是漫长的，漫长
到一生一世也回放不完。

人常说：一切的财物，是生不带来，
死带不去的，但父亲是带着他的四大宝走
的。父亲去世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入棺
时，我们把他的手表、收音机、手机和老
花镜一同放进棺材里，这是父亲生前交代
的，老花镜是最重要的，重要到没咽气他
就放进了口袋里。母亲也八十多岁高龄
了，早已不再缝缝补补，老花镜却包得很
金贵，在床头的一个盒子里安然无恙。前
几天，我帮她找东西，看见她的老花镜问
道：娘，也不做针线活了还放眼镜干啥？
母亲急忙说：别动，我离不了，你动动我
就找不到了。也许是母亲还沉浸在戴眼镜
的黄金时光里不愿出来，也许是她觉得满
堂儿女有时候还比不上一副老花镜的陪伴。

人生就是轮回，不知不觉我也变成了
母亲的模样，两眼昏花，开始不知道啥原
因，以为眼睛出问题了，直到有一天我才
幡然醒悟：是眼睛花了！心里瞬间一阵失
落，但又如之奈何？后来，买来一副花
镜，小巧精致，比父母亲的要高档一些，
但作用是一样的。每次戴上自己的老花
镜，当年父母亲戴眼镜的画面便浮现眼
前，让人感叹时光与时光的交叉，也让人

感叹人生的匆忙。
如今，我的老花镜也时时陪伴着我，

看书的时候先寻找它，外出时随身携带。
老花镜带给母亲缝补的专注，带给我看书
的专注，专注的神态是美的，那种美是自
然流露的成熟之美。希望自己蕴含父母的
慈爱，戴着眼镜看待世界、看待孩子、看
待身边的林林总总，放大美、清晰爱，让
岁月静好在有生之年缓缓流淌。

老花镜

■董林生
漯河是我的故乡。在我的

印象里，她虽贫穷，却是一座
幸运的城市，两条水量丰沛的
河流在这里相遇，将她们的美
丽和财富慷慨地赠予沙澧儿
女。沙河自西来，澧河自南
来，交汇于市区。沙河像男
人，澧河像女人，两河环绕，
漯河像一个幸运的婴儿，安静
地枕着父母温润柔软的臂弯。

漯河地处豫中平原，是东
西物流之要津。曾经，沙河码
头上，樯桅万杆，河面上，帆
影如梭，夜里渔火点点，流光
溢彩，如通衢千里，日夜繁
华。商贾取财，市民受惠，游
子涤尘，行旅渴饮。河流为生
命源泉，确非虚词。

河带来了山的气息。枯水
季节，她荡漾着花鸟层林的清
澈；洪水到来，她带来深谷滚
石的轰鸣。天有旱涝，水有丰
枯，季节变换，日月轮值，沙
澧河景色气象万千，变幻无
穷。极目上游，方向略偏西
北，春末夏初和夏秋之交正好
有几天是日落点。那一刻，
一轮巨大彤红的落日缓慢而
沉重地向着河面降落，当落
日碰触到水面的瞬间，从宇
宙 深 处 传 来 一 阵 遥 远 的 轰
鸣 ， 河 水 飞 溅 起 炫 目 的 熔
滴 ， 河 水 随 之 燃 烧 起 炫 目
的金色火焰，那一刻，世界
静谧地肃立着，观看这庄严
的闭幕盛典。如果你是个悲
悯感性的人，我不建议你去
看沙澧河，我怕你面对这落
日的肃穆和沉重，会感叹历
史的深远与人生的短暂，生
出一种落幕的苍凉，会毅然
抛弃一切，溯流而上，西出
阳关，循着西风羌笛，去寻找
大漠孤烟和深闭的边城，去汇
合古代戍边的将士和放逐的诗
人。

春天的早晨，一艘帆船正
迎着旭日驶向远方。夹岸桃李
千万株，与明霞连成一片，花
香阵阵。如果你是一个心地纯
良、童心未泯的人，请你别
来。我怕你会驾一叶扁舟，尾
随日边帆影，去探寻春风的源
头，迷失在无边的花海和灿烂
的霞光里。

在沙澧二河相交处下游约
五百米的河心，有一个叫老虎
头的沙洲。月圆之夜，独坐于
此，万籁俱寂，只有流水潺
潺，清寂里能听到自己与灵魂
的对话。有月的夜晚，夜空如
一块巨大无边的蓝玻璃，初洗
罢，尚滴着水珠；河水被映成

流淌的水银，跳跃着无数摔碎
的月光；乳白色的沙滩消融在
月色里，如果能够出离自己，
从高处俯视，定会看到自己盘
坐于似有若无的虚空中。如果
你是一个游子，或者你曾错过
了今生的初恋，我劝你慢来。
我担心你会因为思念亲人，肠
断魂消，化作一缕淡烟飘逝在
梦幻般的月光里，或是溶化在
水银一样透明的流水中。

可是，如果你厌倦了商场
上无休止的尔虞我诈，或是在
职场和工地上背负着生活的重
荷，心田已经撂荒太久，那么
我殷切地请你到我的家乡，到
沙澧河畔，来领略她千姿百态
的风采。晨光里，读一首诗；
夕阳下，唱一支歌；月夜里，
饮一杯酒。她会用大山石隙里
溢出的甘泉，荡涤你落满尘埃
的心灵，润湿你干涸的心田，
复活你的童心，让你的心田里
百花开放，鸟语莺啼，重现少
年时代的美丽风景。

每到夏秋之交、雨量丰沛
的季节，沙澧两条河流，同时
变得浊浪千里，泥沙俱下，裹
挟着大山的愤怒，传达着远方
的险情。如果你是惯于禁步斗
室、沉迷网络的宅男宅女，请
你登上危岸，让即将漫上堤岸
的浊浪溅湿你的裤脚，让风中
的飞沫打在你脸上，听着人们
与洪水搏斗的呐喊，让洪水的
雷霆万钧，摧枯拉朽，惊破你
的白日醉梦。你会顿时彻悟，
世界并非只是春江花月，也有
狂风巨浪，生死而外，无足重
轻。你定会如芒在背，羞愧无
地，像 《七发》 里的太子一
样，沉沦于富贵安逸的颓废病
霍然而愈，振衣而起，走出蜗
居，面向世界，迎接生活的挑
战。

我的漯河老乡们在下游建
了一座橡皮坝，把水蓄在市区
的河段内，在两边河床上修了
两条笔直平坦的人行道，命名
亲水平台，蓄起来的水近乎静
止，觳纹不生。很美，尤其是
华灯初上时，岸上高楼霓虹交
相辉映，如神殿仙宫。

更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
国家领导人提出了“金山银
山不如绿水青山”的口号，
赋予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概
念。我的家乡正在开展大规
模的环境治理工程。听说，
漯河港还要重新通航，我为
这美好的愿景感到振奋和鼓
舞——澄波千里，帆影相接
之时，我必买舟直下，览遍
山川，再颂沙澧！

沙澧咏叹

国画 母亲 孙士鑫 作


